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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博士后研究课题是《南来作家与冷战时期的香港电影》，并以此申请博士后研究基金。对于我来说，撰写该申请的过程亦是进一步整理研究思路的过程。按照面上资助的申请要求填写表格的过程并不是机械而被动的，而应该把“研究目标”、“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以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等填写项当作一种自我追问，然后展开思索，力求回答清晰明确，这不但有利于评审专家准确迅速地把握该研究的内容，同样也是一种有利于今后研究的自我训练。
在对研究课题的阐述中，首先应当彰显问题意识，这是我们为何要从事该课题研究的思维起点。它关系到我们对该领域研究现状的把握、研究切入点的择取、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以及对研究意义的理解。就我的研究课题而言，它既与我多年的研究有一定的连续性，又与我博士毕业后离开上海前往香港高校工作的切身经历有关，同时也是令我兴奋和好奇的研究空白点。
我博士阶段的研究聚焦于1930、1940年代的现代作家在上海的文学活动，这些作家中有一部分在1949年前后南下香港成为香港文学史中的“南来作家”。由于香港与中国大陆社会政治环境的不同，这些南下香港的作家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边缘甚至“空白”，而香港文学史中对他们的研究又局限在他们香港时期的文学创作上——这样的断裂和遮蔽成为我的兴趣点。我的博士后导师陈思和教授又进一步提醒我：相对于香港的“南来作家”正是以中国内地为着眼点的“南下作家”，对于他们的研究应当扩大眼界，放到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视野下考察，通过对两地不同文化生态以及这些作家南下香港之后的自我调整的考察，思考如何有效理解香港文学文化发展脉络，并最终找到合宜的方式将其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大问题。我对于问题意识的认真梳理，也就连带着清晰回答了课题申请中对于研究现状、研究意义、拟解决关键问题以及创新之处的问题。
说清楚问题意识，也就表明了论述目的以及针对对象。接下来的阐述，应当有一个明确而具体的研究对象。如果研究对象没有清晰的界定，不但不利于自己的研究，也让评审专家觉得摸不着头脑，认为该研究者缺乏认真踏实的态度以及充分的知识准备。界定越清晰具体，就越利于自己的研究和他人的理解。我最初的研究课题名为“上海文人与冷战时期的香港电影”，“文人”的概念看似比“作家”宽泛，更利于我在研究中处理一些边缘人物。但在实际的研究中，这种定义上的模糊使得研究漫无边际失去限制，恰恰带来了很多麻烦和困扰。将“文人”改为“作家”后就有了一个相对明确的界定标准，同样是因为必须摈弃界定上的模糊性，我又进一步将“上海文人”改为“南下作家”。宁可缩小研究范围，也不做大而无当的研究，令人不知所云。再根据对“研究条件和基础”的思考与撰写进一步限定研究对象，并根据研究对象铺展开“研究内容”。
认真完成研究基金申请主体部分的撰写，对自己的研究课题无疑是一次受益匪浅的再思索和检验。而接下来对于研究课题所需的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就是课题研究展开的基石甚至关键所在了。
由于《南下作家与冷战时期的香港电影》这一课题研究所涉及的南下作家，除张爱玲外都属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相对较为边缘却并非不重要的作家：如早年在上海从事话剧的姚克、宋淇；著名鸳鸯蝴蝶派作家陈蝶衣；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从事报纸编辑工作的易文等等，对他们的研究尚属于起步阶段、甚至空白，对他们文学电影活动的发掘和整理，是对作家个人研究的补充和完善。他们在由北到南的空间移动的同时，也开始了由文学到电影的迁徙。对于这部分史料的搜集与考察，由于空间上的隔断（香港与上海/大陆）以及专业门类（文学与电影）的区分，形成了很大的缺失，却也为本课题的研究留下了空间。
我利用沪港两地的图书馆以及电影资料馆，穷尽一切可能搜集与他们相关的书籍和资料。第一轮文献搜集是以个人为单位，搜集相关资料，并为每个南下作家建立档案，便于找寻和研究。第二轮文献搜集以研究专题为单位，搜集相关资料，并对之前的作家个人档案资料进行整合。力求做到全面。同时，因为我的研究涉及到文学和电影两方面。所以，我也花费了大量时间阅读中国/香港现代文学史与电影史类书籍，开阔眼界，提升自己的整体上对于研究对象的把握能力。
最后，由于我的研究涉及上海和香港两座城市，且侧重于存放在香港的内地无法看到的相关资料。鉴于我已经离开之前工作的香港中文大学，在上海复旦大学专事博士后研究，往返两地从事学术研究不但有奔波劳顿之苦，更给我带来经济上的巨大难题。除了资料搜集之外，我的研究还要采访相关亲历者，进行口述史的撰写，这其中的学术花费也给我巨大的经济压力。因而，博士后研究基金的资助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它无疑解决了我经济上的巨大压力，使得我能够购买和搜集甚为昂贵的海外和港台研究书籍与资料；前往香港高校图书馆以及香港电影资料馆搜集和复印资料；在沪港两地采访相关亲历者和学人；与相关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展开学术交流，更好地完成研究课题。同时，它也是一份厚重的精神鼓励，使我感受到自己的研究价值受到肯定，更有信心去完成好这一课题研究，争取更大的学术成果。

